
为宣卷续命
——同里宣卷访谈
赵华口述苏野采访整理
时间：2020年6月4日
地点：吴江区公共文化艺术中心
问：先介绍一下基本的家庭情况吧。
答：好的。我1979年1月生于浙江临安，定居吴江20年。老公金献武，同里本地人。我们有一子一女。
问：你从哪一年开始接触宣卷，怎么走上宣卷表演道路的？
答：我14岁开始在浙江艺校学戏，学了4年，又在临安小百花越剧团演了几年。1998年，剧团改制，我离开剧团，跟着在唱戏中结识的金献武到了同里。金献武的舅舅金连生是宣卷艺人，一直给汪昌贤唱和卷，打下手，熟悉同里宣卷的圈子。金献武家的隔壁住着“许派”第三代传人袁宝庭老先生。刚到同里时，我没有稳定工作，因为是学戏的，宣卷演出又很红火，金连生就提议，让我跟着袁宝庭老先生学宣卷。后来，我又拜芮时龙为师，给他打下手，在吴江乡下各个村子演出。2003年我生小孩，歇了一段时间。下半年，就正式成立“紫霞社”，自己做上手，当班主了。
问：一开始跟袁先生学，后来怎么又拜芮先生为师？
答：当时袁先生年纪很大，已经歇业，“金盆洗手”了。所以，袁先生教，有点像“纸上谈兵”，“实战”少。学了一段时间，袁先生带我出去过，我做下手，大概做了10场戏，在俞厍附近，刘猛将生日会，金连生带我去的。这几场戏，“一炮打红”，反响非常好，很多老听客都知道了，金连生有个外甥媳妇唱宣卷唱得好。他们订戏时，就跟不少宣卷艺人讲条件，指名道姓要请我做下手去演出，请到我，就可以多给报酬。所以，我有机会与不少宣卷艺人搭档。最后还是觉得芮先生戏路比较正，适合我，所以就拜他为师了。
问：两位先生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
答：袁先生重视门户观念，强调辈分，注重宣卷的正统性和纯粹性，反对“花腔”。学宣卷时，他一直批评我不自觉流露出的戏曲元素，他经常说，你这边又是唱戏了哇。老先生年轻时在乡下演出，为了适应听客，也会加入一些“花腔”，但在正式场合，他从来都是唱木鱼宣卷的，他对宣卷血统的纯洁性非常看重。袁先生后来把他的木鱼、书、铃铛等都留给我了，我应该是他真正的衣钵传人。
问：这一点，我心有戚戚。10年前我在《江南宣卷艺术的守夜人》中，描述过袁先生在宣卷上的复古、保守及纯粹，表达过听他唱木鱼宣卷时那种返璞归真、直抵人心的震撼感。芮先生呢？
答：芮先生的影响，主要还是在“实战”的技巧和经验方面。但老一辈的人，很多观念其实都是一致的，比如维护宣卷的纯粹性。
问：按照袁先生的观念，同里宣卷是地地道道的吴江“特产”，为了保持原汁原味，只能用同里话表演。你的浙江口音，对你学习宣卷，产生过阻碍么？
答：一开始，浙江方言制造了很多困难，我唱着唱着，就卡带了。刚到同里时，我说普通话，还听不大懂同里话。演出时，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来，也受到了个别人的讽刺。我就下了狠心，要克服这个困难。我要求老公和婆婆在家里只说同里话，我一字一句，天天跟着学，实在听不懂的字词，就用笔记在纸上，时刻琢磨。另外，每到乡下演出，演出间隙，我总是去找那些年纪很大的老人聊天，学土话，一个字、一个字地学。下了苦功，最终消除了浙江口音。现在，金献武经常说，我的同里话比他的还标准。因为他是镇上人，与宣卷中的发音相比，口音已经有所变化了。
问：给你20多年的宣卷表演生涯分期，怎么分？
答：前三年是学习，打下手。2003年“紫霞社”成立，自己做上手，在吴江乡下演出，每年演300场左右，这是演出阶段。2009年自编作品《乡下街上人》，2011年《乡下街上人》在第十一届上海国际艺术节“浦东北蔡杯”长三角地区曲艺邀请赛中获得金奖，此后每年都有作品问世，这是创作、演出阶段。近几年，精力主要放在推广、传承、传播宣卷艺术，扩大宣卷艺术的受众面上。
问：这些年来，你和金献武创作了哪些宣卷作品？它们的创作动机是什么？
答：主要是两类。一类是改编，2003年开始在乡下演出，当时宣卷演出比较红火，艺人多，竞争大，为吸引听客，我们以“三言两拍”等为底本，改编出几部长卷，如《冒婚记》《雪白玉如意》《金丝红肚兜》《双珠花》等。一类是新创，《乡下街上人》后，又有《中国好人杨立新》《宪法护航中国梦》《忍无可忍》《连局长下马记》《俏婆婆上大学》《美在夕阳红》《婆婆也是娘》《同里美》《二胎风波》《祸起双十一》等。它们都是受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之邀创作、演出的，旨在反映社会热点，宣传、壮大主流舆论。创作时，我们加了一些吴江调，但都是原汁原味、地地道道的丝弦宣卷。它们大多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关注，比较重要的，像《同里美》被央视音乐频道播放，《祸起双十一》获得上海浦东“周浦杯”全国宣卷学术邀请赛金奖。
问：10年来，你获得的大大小小的奖项中，最重要的、意义最大的是哪个？
答：那肯定还是2011年《乡下街上人》获的那个金奖，它的含金量比较足。无论对个人发展，还是对宣卷来说，它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它不仅让我这个一直在乡下简陋的勃倒厅中说书的宣卷艺人，让宣卷这个区域性的草根艺术，登上了更大、更精美的舞台，还引起了好几位政府领导对宣卷的关注和肯定。此后，宣卷节目在吴江及周边群众文化演出中频频亮相，这个金奖推动很大。它打开了局面，是一种突破。此后，像2013年《螳螂做亲》入选上海国际艺术节曲艺邀请赛，2015年《祸起双十一》再获金奖，但对我的冲击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。
问：你认为，一个宣卷艺人最重要的修养有哪些？
答：初心，对宣卷本身的忠诚；艺德；在困境中不气馁，在顺境中不骄傲。
问：20年来，支撑你进行宣卷演出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？
答：对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的坚守。
问：宣卷演出能维持生计么？整个宣卷行业中，有多少艺人能靠演出满足生活所需？
答：宣卷，有点像“副业”。以前的宣卷艺人大多是乡下人，有主业，以种田居多。袁先生是镇上人，但也有正经工作。所以，靠演出维持生计，其实不是宣卷艺人考虑的问题。我们因为是镇上人，一开始是靠此为生的。
问：可不可以说，多数宣卷艺人是“兼职”，而你和金献武有点像“专职”？
答：以前是这样，现在，也不能这样说了。
问：现在经常说，宣卷听客锐减，能否具体描述一下？
答：以前，一场戏，听客们要坐满三四个勃倒厅，隔着10里路，有的老听客也要骑自行车赶过来。现在，坐满一个勃倒厅，已经很好了，正常就是三四十个人。我最惨的一次是在北厍，4个人在台上吹拉弹唱，3个人听。
问：近几年，你在推广和传播宣卷上，做了哪些工作？
答：最早是在2011年，在同里中学，我开了一个宣卷兴趣班，每周上课。后来，扩展到同里幼儿园、屯村小学等学校。前两年同里成教中心也成立了“同里宣卷学共体”，主要面向中老年人。今年，我在抖音上申请了账号，希望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宣卷这门民间艺术。
问：作为一个宣卷艺人，你最幸福，或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在哪里？
答：听客的认可，以及将一个地方性的、民间的草根艺术，带到更大的舞台上，并得到认同。我还记得，2011年《乡下街上人》在上海国际艺术节获奖时评委王汝刚老师说的话，他说，没想到，宣卷还是蛮好听的。这是我作为一个宣卷艺人的幸福时刻。
问：作为一门民间说唱艺术，你认为，宣卷的未来或出路在哪里？
答：我现在不去想这个。在给小学生推广宣卷时，我经常说，以后，如果宣卷演出没有了，有人在书上看到了，跟你说，你哼几句给他听，告诉他宣卷的调子是什么样的，如果你能这么做，我就很满足了。我跟学生说，这样，宣卷就可以多活几年。现在，宣卷就像盆栽，你不去管它，它就死了。
问：你所说的，我觉得，可以这样概括：留下我们关于宣卷的记忆。或者用一个词来形容，“续命”，为宣卷续命。你还是挺悲观的！最后一个问题，对宣卷行业的发展，有没有什么建议？
答：保持宣卷本身血统的纯净，在创作和演出中维护它的本色和真面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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